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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长风回忆录】

长风这位老兵不仅参加过开国大典，还曾两次“进藏”完成情报联络工作

“响板”
文 吴畏（大华清水湾）

“响板”，这是昆山人对大嗓门
者的一种俗称，我在昆山工作多年，
就是这样的一名“响板”。
记得刚到昆山任教时，在西寺

弄县职工学校教高中政治补习课，
而那时家就住在近旁的琅环里党校
宿舍。一次太太有急事来找，她说一
到学校大门口，就能循着我的讲课
声摸到所在的教室了！当然，我的大
嗓门并不止于授课，熟悉的人都知
道，无论是日常交谈或是通电话，我
绝对堪称高分贝，有朋友甚至戏称：
接听你的电话，我的耳膜也会震得
频频作痛！但是，究竟这一大嗓门的
习惯从何时起，我的记忆已经不太
清楚了，也许是“好为人师”的天性
使然，或者是在西双版纳插队、工作
的那十多年的经历造成。因为那时
候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
吼”，田间地头、林中小道，甚至隔
着一条河、一道山梁，要找个人，或
是招呼啥事情，“休息喽”“收工
了”或“× × × ，你在哪里”，都是
靠吼一嗓子来解决问题的。
中国人喜欢热闹，人声鼎沸，是

常态，在公共场所，在公交车上，放
开喉咙接听电话或交谈，比比皆是。
这一习惯，在域外往往就会遭遇尴
尬。无论是在飞机上，在空港搭乘的
轨道车上，还是在其他公共场所，如
商场、餐厅或宾馆大堂，同行的中国
人常会勾肩搭背，热烈交谈，旁若无
人，却常常招致周围人的侧目甚至
白眼。一开始，我们自己并不在意。
直到有一次，我和同事老王到国外

出差，在一家酒店的西餐厅用自助
早餐，两个人不免评论起与国内宾
馆的餐饮差异，也许是声响大了些，
突然发现周围有不少高鼻梁、蓝眼
睛和卷头发的人的目光在齐唰唰地
瞪着我们，这才赶紧把彼此的说话
声压低。这时候，我才猛地发现，偌
大的一个餐厅，这么多用餐的人在
一起，却连那刀叉的碰击声也听得
是那么清晰！
台湾作家刘墉在《优雅源自国

力》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说话
太大声，关水龙头和关车门太用力，
那可能与我们的环境有关。尽管中
国经济起飞了，有些过去的习惯，一
时还是改不掉。而且说不定，今天在
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车子老旧，还
是得用力关门才安全。如果水龙头
是老式的，也必须用很大力气关，才
能不滴水。又因为环境比较吵，不大
声说听不清楚，时间久了，大嗓门自
然成为习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

化，落后固然会造成某些不好的
习惯，我们毋庸讳言；但“己所不
欲，勿施予人”，中国历来更有和
谐仁义、替对方着想的良好传统，
只不过，还要将此上升到权利与
自由的现代理念。中国人不但要
自强自信，还要自觉和自控，如果
在公共的空间里，懂得每个人的
自由是必须以他人的自由为条件
与前提的，那就更完满了。现在，
上海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地铁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禁止手机外
放，就凸显了这样的法治与德治相
融合的精神！

【生活札记】

【统战之窗】

笔者后记

王作彬给我留下最深刻的

印象就是认真 。 他准备了长长
的文字记录稿 。 在这些文字记
录稿里 ， 我感受到了老人一颗
火热的心在跳动。 1950 年代初
期的两次进藏 ， 是需要勇气和
担当的 。 王作彬出色地完成了

任务，还荣立了三等功。 这两次
进藏 ， 也为他的人生故事增添
传奇色彩 。 “你住在怒江路边 ，
你还记得怒江的汹涌吗 ？ ”我
问。 “记得。 ”岂止是怒江，一路
到拉萨的艰辛 ， 王作彬至今依
然记得。

文 朱惠兴（长风四村）

“长风三村有一位曾参加过开
国大典的老人，你愿意拜访吗？”长
风三村离退休干部学习小组副组长
杨军浩向我问道。“好啊。当然愿
意。能参加开国大典的，一定有动人
故事。”我欣然答应。
老人叫王作彬，不久前，在长风

公园门口摔了一跤，被送往医院，好
在无大碍。经预约，我拜访了这位老
人，长风三村居委会书记顾辰晨随
同看望。不谈不知道，一谈吃一惊。
这位老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李克农
麾下的电台通讯兵。

在天安门城楼前

见证开国大典
回忆开国大典，王作彬说：

“1949 年 10 月 1 日，我和中共中
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人员，在
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南边的长安
街边参加开国大典。听毛主席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看毛主席升起第一面国旗，感受
游行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见毛主
席挥帽向群众高呼同志们万岁！人
民万岁！集会群众在灯火辉煌和信
号弹的照明下散去，那时的我心潮
澎湃，对自己说一定要牢记使命，继
承传统，奋斗终生。”

两次“进藏”
圆满完成情报联络工作
1950 年 1月，中央军委二部决

定派遣解放康藏情报站。该站由两
名团级干部带队，带电台共 10 人，
王作彬负责电台工作。此时医生发
现王作彬有心脏病，但王作彬觉得
任务光荣，加上年轻气盛，未和医
生讲明被派遣进藏，并向领导瞒了
病情，高高兴兴地出发了。临行
前，李克农接见情报站全体人员，
嘱咐大家要团结，要尊重进藏领
导，要注意政策。军委派专机（运输
机）把他们送到重庆，编入十八军，
称十八军统战部。
在去成都的路上，一行人遇到

武装土匪拦路。有一位排长在与土
匪激战中牺牲。到了成都，因匪患
严重，十八军决定推迟三个月进
藏，就地剿匪。1950 年 4 月，情报
站成员乘车到达雅安，之后驮骡
前进，跨越二郎山。王作彬帮助战
友捎带步枪 （本人佩戴手枪）押
队。二郎山西侧阴雨连连，八十里
山路困难重重，雨衣笨重，雨水灌
满鞋子，人困打盹，行进中会不知
不觉地站立睡着。终于在艰难中
到山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晴，
下山到泸定，乘牛皮船，渡大渡
河。大渡河水流湍急（流速每秒 7
到 11 米），从上船到靠岸被下冲
1000 米，需再步行登山两天后到
达康定。王作彬参加了十八军前
方指挥部进行高原生活训练，向
五名懂汉语的藏族青年干部（后
随行）学藏语。为适应远距离通
信的需要，王作彬改装电台，缩短

线圈，拆下一些电容器片子，以达
到提高频率的作用（后发挥重大
作用）。
1951 年 6月，由十八军副政委

王其梅率领和平解放西藏先遣队
（一个警卫连、一个小文工团和统
战部全体计 200 余人），翻越了
5500 米高的瓦河山（山顶长数千
米）和 6100 米高的丹达山。每到

宿营地，王作彬和翻译就会到藏
民帐篷向藏民宣传，许多词汇藏
民听不懂，要用靠手势比划。队伍
过了怒江、澜沧江、嘉里高原、
“四步一回头”缺氧山，终于到了
拉萨平原，途中还有一位战士发
心脏病牺牲。队伍整装入城，先遣
队完成任务，时间定格在 1951 年
9 月 9 日。
虽然签订了协议，但仍有反动

势力的阻碍，此时十八军大功率电
台、从青海派入的电台、中央代表从
北京带来的电台，都不能联络中央，
只有王作彬改装过的电台能与中央
畅通联络，故王作彬被调往中央代
表处与中央联络。
1952年秋，西藏赴京代表团成

立。统战部处长徐淡庐与任副团长
带队，王作彬任徐淡庐的秘书。代表
团乘飞机经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
到北京后，全体人员参加了周总理
举办的国宴。
1953年，西藏代表团转道海外

返回拉萨。原先派王作彬进藏的一
位处长，本想把王作彬留在北京。但
是，徐淡庐和王作彬在离开拉萨时，
曾对留在拉萨工作的战友有一个保
证：仍返回拉萨。于是，王作彬又从
内陆第二次进藏。1953 年 5 月至
1953 年 11 月，在拉萨的联络处完
成使命。1954 年 1月，王作彬回到
北京。

王作彬

1930年生 ， 河北卢龙县
人。 1945 年（15 岁）参军，1948
年（18 岁）入党。 为中共社会
部（情报部）李克农麾下情报
员， 任华北社会部电台台长，
先后参与石家庄战役、清风店
战役、晋察冀战役、天津战役、
和平解放北平、辽沈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重
庆、成都、西昌等战役的情报工
作。 1950 年至 1953 年两次进
藏。 1956 年转业到地方，先后
参与中央无线电研究所、1057
工厂、1027 研究所、1051 研究
所、1050 研究所的创建和改建
工作 。 1985 年底退居二线 。
1991年离休，为副局级干部。

人物小传

1950年，王作彬第一次进藏在甘孜留影1954年，王作彬第二次进藏后回北京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统战部、上海市侨办、上海市侨
联关于 2021 年上海市“侨法宣传月”相关工作精神，
推进侨法宣传与服务工作，共同营造知侨、重侨、爱侨、
护侨的良好社会氛围，长风新村街道侨联在“建党百年
庆华诞 志愿精神长绽”长风新村街道纪念“3·5”学雷
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现场，正式启动以“侨法伴我

行，爱侨护侨在身边”为主题的侨法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长风侨联的志愿者们成立了“长风

侨联文明宣传志愿者服务队”，引导长风社区的侨界人
士学习雷锋精神，积极发挥志愿服务作用，展现侨界人
士风采。长风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陶峰向长风新村街道
侨联主席陈江陵授旗。
活动现场设立了侨法宣传咨询台，进行涉侨政策咨

询，向广大居民宣传侨法以及侨务政策；活动现场还发
放了最新版的涉侨宣传册，让大家增加对侨法的了解，
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

长风新村街道侨联成立
“长风侨联文明宣传志愿者服务队”

《银锄泛舟》副刊征稿启事

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
拍下精彩瞬间的你，

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
记录生活感悟的你，

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妙笔生辉、丹青
妙手的你，

如果你在摄影、写作、书法、绘画等方面
有兴趣，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
changfeng_cb@163.com
书面稿请寄： 龙华路 1887 号 3 楼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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